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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

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
艾 平

“我马背上长大的孙子啊， 你这

草原上人人夸赞的牧马人啊， 是否还

记得小时候的那些事？”
我 看 见 月 光 跳 进 了 老 祖 母 的 眼

睛， 把往事照亮。
在我六岁的那一天， 你把我举在

马背上， 我的腿够不到马镫， 你就用

红缎子把我捆在马鞍子上。 一条蓝色

的哈达在我胸前飘， 你手牵着马缰绳

在前面走。 我们从晨雾中出发， 走到

星 星 眨 眼 的 地 方 ， 一 连 走 了 三 个 屯

子， 你的腿肿得褪不下靴子。 你带我

拜见了三个可靠的人。 你说的话， 我

当时不知道有多重， 现在每一次想起

来， 总是忍不住眼泪。
“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交给他

的好叔叔了， 请你教给他套马的本领

吧！ 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教给他的

好 舅 舅 了 ， 请 你 教 给 他 养 牛 的 手 艺

吧！ 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交给他的

好姑父了， 请你教他当一个勇敢的男

人吧……”
我一直记得那个早上， 我闻到了

你锅里喷香的奶茶味 ， 睁了睁眼睛 ，
又闭上。 你说， 我的小马驹呀， 你赶

紧给我打个滚儿爬起来。 你把我拎出

蒙古包， 一直带到牛圈里。 你两腿夹

着奶桶挤牛奶， 让我去把半个月大的

小牛犊抱过来撞撞奶， 你说只要它在

母牛的乳房上吸吮几口， 母牛的乳汁

就会像山泉一样喷出来。
那小牛犊在草原上抻开四条腿跑，

就像一条肥壮的大黄狗 。 我追上它 ，
却拦不住它， 我拦住了它， 却抱不住

它， 我抱住了它， 却抱不走它…… 你

脸上的慈祥变成了冰， 起身抱起小牛

犊 ， 就像抱起一只小狗崽那么轻松 。
你把小牛犊撒在草原上， 让我每天去

抓抱， 直到我把小牛犊抱到母牛的身

底下， 你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 我就

这样在草原上跟着你度过了一春又一

秋， 一头头小牛犊长成了大奶牛， 我

也练成了臂力强壮的小牧童。
小草在冰壳子下面冒出了嫩绿色

的芽， 你把羊群交给了我， 一遍遍嘱

咐我： “遇到事情不要慌。 那几头大

肚 子 的 母 羊 要 生 ， 你 就 远 远 地 看 着

它。 如果遇上有难产的母羊， 你就慢

慢地帮着它 。” 我有点不耐烦 ： “我

亲爱的老祖母呀 ， 你都说了三遍了 ，
难道你的唠叨是雪花， 要从早晨下到

黄昏？”
阳光温暖。 几头待产的母羊一个

冬天都没有闻到新鲜的牧草味了， 吃

得 好 入 迷 。 我 看 见 一 头 母 羊 正 在 分

娩， 第一次使劲， 没动静， 第二次使

劲， 终于生出来一对小羊蹄， 可是不

知道为什么， 小羊蹄吊在母羊屁股上

不往外出了。 我按着老祖母教给的办

法， 用中指和食指顺着产门， 夹紧了

羊小腿往外拽， 果然一头湿漉漉的小

羊羔就在我的手里诞生了。 我满怀喜

悦地把它放在草地上， 它很快找到了

母亲的奶头。
不一会儿， 又有一只母羊生出了

一只黑脑袋瓜的小羊羔。
我正想把羊群拢起来往回走， 发

现 一 只 小 个 子 母 羊 也 有 了 生 产 的 迹

象。 也许是头一次生产， 它显得十分

惊慌， 一个劲儿在原地打转转， 就是

不知道背风。 我帮它转过身体， 它还

是不生 ， 直到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 ，
它只生出一寸小羊羔的蹄子甲。 天色

暗 下 去 ， 羊 群 仍 然 散 漫 地 撒 在 草 原

上， 老鹰出现了， 它闻到了母羊生产

的血腥味， 在羊群边上盘旋着， 如果

不是看见了我和我的大红马， 可能就

要动嘴掠食小羊羔了。 我的耐心变成

了急躁。 当我使着劲把小羊羔从小个

子母羊的身体里拽出来的时候， 我听

到了它异样的叫声。 它的子宫被我给

拽脱落了， 后面耷拉着一团黑乎乎的

肉， 开始还热的， 很快就凉了， 还沾

上了不少草屑和泥土。
老祖母， 当我急吼吼地求助你的

时候， 你不慌不忙， 让我按住那头母

羊， 自己轻轻地托起母羊的子宫， 用

温水冲洗干净， 一点点送回母羊的腹

腔。 你又令我提起母羊的后腿， 往下

顿了几下， 最后还在母羊的下腰处系

上了一条皮带， 然后把母羊放在蒙古

包里照看了一夜 。 第二天 ， 那小个

子母羊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那样开始

吃草了。
老 祖 母 ， 你 两 天 没 有 给 我 一 个

笑 脸 ， 第 三 天 的 时 候 ， 你 一 边 给 我

系 紧 长 长 的 袍 子 腰 带 ， 一 边 耐 心 地

告 诉 我 ， 好 牧 人 是 会 跟 草 原 说 话 的

人 ， 牲 畜 冷 了 ， 你 也 知 道 冷 ； 牲 畜

饿 了 ， 你 也 知 道 饿 ； 牲 畜 疼 了 ， 你

也 知 道 疼 …… 你 说 牛 儿 羊 儿 和 我 一

样， 都是草原的孩子。

记得那个冬天的雪花好大， 像白

蝴蝶似的慢慢地落在草丛里， 遍野的

牧草像金针， 插在银色的雪地上。 早

上一推开包门， 我就看到了那只灰色

的大母狼。 它离我们的蒙古包不到五

十米， 面向我们趴着， 支着脑袋， 看

到人， 好像并不害怕， 一动不动。
我急忙翻身上马 ， 操起套马杆 。

我的心里有谱， 知道一出手就可以套

住狼脖子 ， 然后拧紧套子 ， 拖着它 ，
在草原上跑出几里地， 它就会变成一

堆血淋淋的肉。 就在这时， 我的肩膀

被你甩出的放羊鞭击中了， 一阵火辣

辣的痛。 亲爱的老祖母， 你不让我去

擒拿这只闯入我们家园的狼。
老祖母， 我从一个满地爬的孩子

长成了跑遍草原的牧马人， 没有听你

说过一句凶狠的话， 没见过你抽牛打

马骂羊， 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挨

鞭子， 我菩萨心肠的老祖母， 你这是

为什么？
它掏你的马群了吗？
它叼你的羔子了吗？
它向你发出凶狠的吼叫了吗？
它阻挡你赛马的道路了吗？
老祖母， 你的眼睛是明亮的镜子，

夜里能看见云里的星星， 白天能抓住

马鬃上的风。 你告诉我这条狼不是来

祸害人的， 它肯定是遇到难处了。
细 看， 那只狼虽然两只眼睛瞪得

很大， 精神头挺足， 可是它吃力的呼

吸和凌乱的皮毛 ， 暴露了它的虚弱 。
牧羊犬冲到了它的跟前 ， 汪汪地叫 ，
试 图 要 赶 走 这 只 狼 。 这 狼 眼 睛 里 装

满 了 紧 张 和 警 惕 ， 照 旧 趴 在 原 地 一

动不动。
老祖母你拎着一块羊腿肉， 走到

离那只狼大约五、 六米远的地方， 把

羊腿肉往狼跟前一扔， 就退了回来。
那狼只要站起身走两步， 就可以

够到那块新鲜的羊腿肉， 可是那狼仍

然没有动。
草原的夜晚， 每一棵草摆动的声

音都显得非常清晰。 我的心跟着那头

狼的呼吸在跳。 它为什么不离开？ 趴

在我们门前要干什么？
你在等， 我在观察。
“嗥……嗥……”， 那 条 狼 终 于

发出了非常微弱的叫声， 甚至你拴在

羊圈前的牧羊犬都没有被惊动。 我看

见， 清冷的月光下， 地上有两个影子

在颤动， 一个是你佝偻的背影， 一个

是 那 头 狼 的 身 影 。 突 然 ， 我 听 见 狼

微 弱 的 叫 声 被 放 大 了 不 知 多 少 倍 ：
“嗥 …… 嗥 …… 嗥 …… ”， 那 声 音 凄

厉 又 高 亢 ， 打 破 了 寂 静 的 夜 空 ， 幽

幽 地 升 起 ， 又 渐 渐 向 远 方 传 去 。 我

定 神 一 看 ， 啊 ？ 竟 是 你 ， 我 的 老 祖

母， 你在帮着那狼大声地叫着！
三对绿色的狼眼睛， 像小灯笼那

样， 越来越近。 这是母狼的伙伴听到

了它的呼救声， 赶来了。 那母狼把头

低向身旁的草丛 ， 叼起一只小狼崽 。
接着 ， 每一条狼都叼起一只小狼崽 ，
飞快地离开了。 原来， 那母狼一直一

动不动地卧着， 是为了守护身底下刚

刚出生的孩子 。 在人类的威胁面前 ，
它冒死从早晨坚持到夜晚， 才敢召唤

同伴来救助， 可是它太虚弱了， 几乎

发不出声音了。 幸运的是， 它遇到了

你 ， 我的老祖母 ， 草原万物的母亲 ，
你知道如何帮助它。 至于它为何把小

狼崽生到了咱们家门前， 就成了我猜

不出来的谜。
事 实 证 明 你 说 的 对 ， 这 群 狼 的

家 就 在 周 围 的 草 场 上 。 有 时 候 我 们

会 看 见 雪 地 上 的 狼 脚 印 ， 畜 群 却 不

曾被袭击。
我亲爱的老祖母， 你就这样把草

原交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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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 我初二 。 有一天 ， 我离家

出走了。
这是一次预谋已久的出走， 原因是：

我厌倦了当一个好孩子。
我对着镜子 ， 忧伤 ， 沮丧 ， 无 可 奈

何。 镜子里的自己， 长着一张平庸无奇的

脸： 瘦弱， 白净， 还戴一副金丝眼镜， 标

准 “小红花少年 ” 的模样 。 我无数次比

划， 这里， 对， 就是这里， 斜下来， 有一

条刀疤该多好。
更要命的是， 因为成绩好， 加上管教

严， 我一直是 “别人家的小孩” ———走路

中规中矩， 放屁细声细气。 只是， 没人知

道， 在我内心深处， 燃烧着怎样的火焰。
十三岁的少年， 两点一线， 写不完的

作业， 却渴望像草莽英雄那样揭竿而起，
像江洋大盗那样行走江湖。

那天的早饭是稀饭和白煮蛋。 我吃完

稀饭， 把白煮蛋放进书包里， 又从厨房拿

了一只冷粽子。 然后背上书包， 右手插在

裤兜里， 紧紧攥着两张皱巴巴的钞票， 一

张五块 、 一张十块 。 钱是昨天问爷爷要

的， 理由是买学习资料。
出门， 沿老街一直走， 前方有一座石

桥， 过了桥就是中学。 我走过桥边， 卖卤

豆干的阿婆抬头看了我一眼。 带着做贼心

虚的快感， 快速穿过一片旧街巷， 我来到

了小镇的尽头。
镇北边是村庄， 大地在我眼前徐徐打

开。 春天， 油菜花盛开， 三两农人在田里

劳作。 我走在田埂上，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一股悲壮感油然而生。 你看， 我自由了。
我将浪迹天涯， 永不回头。 像格瓦拉走向

丛林， 像贝吉塔走向那美克星， 像小小的

十二月党人走向他的流放地。 世界如此辽

阔， 而我是孤独的。 意识到这一点， 真是

让人又心酸又骄傲。 我不由地想起了高尔

基的 《童年》， 狄更斯的 《雾都孤儿》， 以

及日本动画片 《咪咪流浪记》。 我情不自禁

地唱起来：
落雨不怕

落雪也不怕

就算寒冷大风雪落下……
接下来的歌词我不好意思唱出来， 什

么 “我的好爸爸”， “我要我要找我爸”，
一律用 “啦啦啦啦” 代替了。

我没去找爸爸， 我爸爸来找我了。
中午的太阳白晃晃， 我坐在田埂上，

吃完了白煮蛋， 正在剥粽子。 我爸骑着自

行车， 悄无声息地靠近。 发现得太晚， 逃

跑已绝无可能。 我爸是高中部老师， 对我

的动向从来了如指掌。 嗯， 一定是班主任

跟他讲我没去上课， 然后卤豆干阿婆泄露

了我的行踪。
我爸停了车， 倒也不着急。 他摸出打火

机， 半靠半坐在后座上， 点了一支烟。
抽了几口， 他摁掉烟头， 说， 走。

我要我要找我爸爸

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

我的好爸爸没找到

若你见到他就劝他回家……

我爸推着车走在前边， 我垂头丧气地

跟在后面。 一路上， 谁也不说话。 到校门

口， 他开口了。
我跟老李 （我的班主任 ） 打 过 招 呼

了， 说你身体不舒服， 请半天假。
我说嗯。 低着头往大门里走。 他叫住

了我。
钱交出来。
什么？
跟你爷爷要的钱。
十五块钱， 相当于三十根雪糕， 五十

个游戏机铜板， 一百五十只甩炮， 说没就

没了。 我欲哭无泪。
我爸有点得意， 这点小花招， 哼哼，

还能瞒过我……期中考到年级前三， 我就

不告诉你妈。
他抽出那张五块扔给我， 剩下的十块钱

塞进上衣内兜。 一甩腿， 骑上车走了。

住在夏日草原
安 宁

在 呼 伦 贝 尔 草 原 上 ， 更 多 的 时

间， 我和阿尔姗娜都是待在院子里 ，
看着凤霞养的鸡们飞来跑去， 又到房

间里拉上几泡屎， 将凤霞采摘下来的

青菜啄上几口， 而后便虎虎生威地飞

上了栅栏， 并将我刚刚洗好的阿尔姗

娜 的 衣 服 ， 给 弄 脏 了 。 阿 妈 看 着 心

烦 ， 追 赶 着 将 它 们 全 都 捉 到 羊 圈 里

去， 可是没多久， 这些练就了一身本

领的鸡们， 又飞了出来， 只气得阿妈

哭笑不得， 忍不住骂了起来。 阿尔姗

娜却是高兴， 看阿妈追赶鸡们不小心

绊倒来了个嘴啃泥， 她还咯咯笑个不

停 ， 而 且 一 定 让 我 将 她 从 车 里 抱 出

来， 跟着一起追赶鸡们。
凤霞一家三口习惯了坐一辆摩托

车上一起出门办事， 所以即便是去商

店买个针头线脑， 他们三口也一溜烟

一起跑了出去。 他们一走， 偌大的院

子里就剩了我和阿妈、 阿尔姗娜三个

人， 我和阿尔姗娜抬头看天上的喜鹊、
燕子飞来飞去， 还有蜻蜓蝴蝶也过来

凑着热闹， 天空蓝得耀眼， 好像无限

深邃的湖泊一样， 让人看着看着便有

些晕眩。 洋姜和向日葵一起向着天空，
将黄色的花朵高高地绽放开去。 阿妈

忙完了菜园子里的活计， 才坐下来歇

息， 于是三个人一起抬头看天上的云

朵， 看得久了， 阿尔姗娜便打起了哈

欠， 阿妈笑说： 凤霞他们玩他们的 ，
我们也不看家了， 走， 回屋睡觉去。

尽 管 我 早 已 熟 悉 了 草 原 上 的 一

切， 可是借了阿尔姗娜的眼睛， 我又

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和陌生。 早

晨一只蹦到我鞋子里的青蛙， 让阿尔

姗娜兴奋了好久， 甚至见了谁， 都要

啊啊叫着让人看我的鞋子， 好像那只

青蛙依然在里面安静地待着。 她还喜

欢蒲公英， 并学了我的样子， 撅起小

嘴来， 用力吹着。 而在看到蒲公英的

小伞们纷纷飘走的时候， 她还会跟着

跑过去， 挥着小手， 一直追到看不见

为止。 我还和她花费了一个下午的时

间， 坐在草原上， 就为了倾听奶牛吃

草 时 ， 雨 点 一 样 沙 沙 沙 的 美 妙 的 声

音。 其间还有蝴蝶或者蜻蜓， 围着我

们翩翩起舞。 一只小羊忠诚地跟在大

队奶牛后面， 咩咩叫着走回家去。 而

阿尔姗娜， 则挣脱掉我的手， 摇摇晃

晃地去捕捉蝴蝶和蜻蜓， 或者跟了奶

牛排队回家。
阿尔姗娜跟朗塔更是亲密无间 ，

她学了查斯娜的样子， 去抓朗塔长长

的毛发， 还一脚跨过朗塔， 坐在它的身

上。 只要不是太疼， 朗塔就任由两个小

姑娘抓挠它， 丝毫不会动怒。 倒是有时

候它跟着我和阿尔姗娜一起散步， 忽然

间兴奋了， 就从远处飞奔过来， 将两个

爪子一下子搭在我的肩膀上， 表达它的

亲密， 直把抱着阿尔姗娜的我， 吓一大

跳。 一家人都忙， 常常忘了喂朗塔饭

吃， 它从不吼叫着提醒我们， 照例瘪着

肚子跟我们出去遛弯。 只不过遇到大狗

朝我们狂吠， 它很没出息地躲到了我们

屁股后面， 好留一点力气， 继续跟我们

在草原上散步。
每隔几天， 就有从海拉尔开来的

大卡车， 载着一车厢的蔬菜瓜果， 围

着小镇一圈圈地转着， 一边转一边还

会 跟 马 戏 团 的 一 样 ， 用 大 喇 叭 喊 着

“买菜买菜”。 他们卖的菜， 当然都避

开人家园子里有的， 专门卖些诸如西

瓜啊桃子啊黄杏啊蒜黄啊胡萝卜啊之

类的稀罕物， 所以我每次听见了， 就

抱起阿尔姗娜飞跑出去， 拦截那辆卡

车。 有次一边跑一边喊， 那高音大喇

叭单顾着朝前赶， 愣是没听见我的喊

叫， 于是害我跟个运动健儿一样， 抱

着阿尔姗娜， 顶着大太阳， 在完全没

有阴凉的颠簸的土路上， 整整跑了六

里路！ 直到终于有一个开摩托车的陌

生牧民， 看我辛苦， 载上我， 飞奔着

拦住了那卡车。
我 问 那 卖 菜 师 傅 明 天 还 来 不 ？

来 了 记 得 沿 伊 敏 河 边 走 上 一 圈 ， 开

慢 点 ， 喇 叭 喊 得 声 音 大 一 点 ， 否 则

没 我 买 菜 ， 他 们 就 亏 大 了 。 卖 菜 师

傅哈哈大笑， 拍拍车箱上的行李道 ：
今 天 晚 上 就 在 这 里 过 夜 了 ， 明 天 卖

完了才走呢。
正兴奋地挑拣着水果和蔬菜， 凤

霞也飞奔而来。 只是摩托车被贺什格

图给骑走了， 凤霞只能背着五六十斤

的瓜果蔬菜， 徒步回家。 我问凤霞累

不累， 她一昂头道： 再来五六十斤 ，
也没有问题！ 没看我生完查斯娜， 比

以 前 胖 了 接 近 20 斤 吗 ？ 这 么 多 肉 ，
还能让它们白白长身上， 一点用处也

没有？
两个人一心想着回家可以好好做

一 顿 新 鲜 菜 吃 ， 于 是 虽 然 一 个 抱 着

20 斤的娃， 一个背着 60 斤的菜， 却

都健步如飞起来。 倒是阿尔姗娜， 被

大太阳晒得蔫蔫的， 揉着眼睛， 努力

地让自己配合聊得欢天喜地的我们 。
可是最后， 她还是烦了这样没有尽头

似的走啊走， 小嘴巴一边不停地喊着

“妈 妈 ”， 一 边 朝 我 做 着 想 要 吃 奶 的

“吧吧” 的动作， 直把我和凤霞逗得

哈哈大笑起来。
盛 夏 倾 泻 而 下 的 阳 光 ， 在 草 原

上， 微微动了一下。

夏
枯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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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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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枯草 ， 因在春天出苗 、 生长 ，
又在夏天枯萎、 死亡， 时间短暂， 所

以得此名。 形象生动， 也切合它独特

的生命体征。
夏枯草在湘西农村十分常见， 到

了夏天， 可见夏枯草挤满了屋前屋后

的梯土和田野， 或被鸡当了孵蛋的草

窝， 或被狗当了蜷缩的垫被， 还常被

一些阿婆扯来煮鸡蛋治目赤耳鸣。
夏枯草味苦 ， 辛 ， 性寒 ， 无毒 ，

入 肝 、 胆 经 ， 入 足 厥 阴 、 少 阳 经 。
《得 配 本 草 》 云 ： “气 虚 者 禁 用 。 ”
《滇南本草》 说： “祛肝风， 行经络，
治口眼歪斜。 行肝气， 开肝郁， 止筋

骨 疼 痛 、 目 珠 痛 ， 散 瘰 窃 、 周 身 结

核 。” 《本 草 从 新 》 云 ： “治 瘰 疬 、
鼠 瘘 、 瘿 瘤 、 癥 坚 、 乳 痈 、 乳 岩 。”
可见夏枯草是一味蛮鼎力的药。

《摄生众妙方》 有一个医案， 说

那时候有个后生， 左耳朵后头生了一

串瘰疠， 因为日久， 瘰疠已溃， 流出

一摊的脓水。 这一日有个好心的大夫

路过， 看见他可怜巴巴地蹲在土墙底

下乘凉， 而他身边蝇虫飞舞， 腥臭难

闻。 大夫生了怜悯之心， 走向前讨个

病治， 书了一方： “夏枯草六两， 水

二盅。” 然后再三嘱咐： “煎至七分，
去滓， 食远服 。” 良久 ， 又告诉后生

说 ： “煎 浓 膏 服 ， 并 涂 患 处 ， 可 了

功。” 后生听了 ， 依大夫的方药 ， 服

了不足三个月， 顽疾竟好了。
无独有偶， 《本草汇言》 中也有

个记载， 说一个哺乳的女人左乳生了

个 痈 ， 红 肿 大 于 鹅 卵 ， 痛 得 昼 夜 难

眠 。 这 一 天 ， 有 个 女 医 从 她 家 门 口

过， 适逢中午， 天气太热， 讨了碗茶

水喝。 女医进屋见她痛疼难忍， 又见

乳痈没化脓， 便留了一方： “夏枯草

一两， 蒲公英一两 ， 酒煎服 。” 然后

又说： “此方可作丸， 下次再犯， 亦

可治。”
农村有仅会治一个病的医生， 像

《本草汇言》 中治乳痈的女医 ， 她的

药方告诉了那妇人， 往后这个地方的

乳痈就归那妇人治疗了， 她或许就成

了只会治乳痈一个病的医生。
故乡在过去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地

方， 故乡的人对夏枯草的了解也是从

缺医少药的时代开始的。
记 得 小 时 候 跟 父 亲 上 山 ， 沿 途

中， 他总会告诉我他所认识的草药 ，
并示范怎么使用， 治什么病。 这些简

单而适用的草药， 方便我以后一旦被

蛇咬刀割时， 父亲所授的草药就派上

了 用 场 ， 临 阵 不 慌 。 譬 如 刀 割 流 血

了， 嚼一口松针敷上止血即可； 譬如

蛇咬， 马上去流水处清洗， 再切开伤

口放血， 嚼点七叶一枝花敷上； 而夏

枯草， 一直是我们夏天当凉茶喝的解

暑清火药。
那时候我的父亲还会利用空闲拔

一把夏枯草卖给药铺， 有时我跟在他

身后也拔夏枯草赚点零花钱。 夏枯草

是多年生的草本， 株高二三十厘米左

右， 淡紫色的小茎直立 ， 叶呈卵形 ，
而 花 则 呈 长 穗 状 ， 像 一 顶 紫 色 的 礼

帽 。 它 在 杂 草 丛 中 容 易 辨 认 ， 扎 根

浅， 手伸进去轻轻一拔， 夏枯草就离

开了生养它的土坡或水渠。 夏枯草拔

回来后要清水漂， 洗去泥土和细小的

沙 石 ， 去 除 杂 草 ， 然 后 趁 好 天 气 晒

干。 这时， 一筐一筐的夏枯草失去了

春天的葱翠， 变得干枯而橙黄。
夏枯草收购最多的是村里的赤脚

医生。 他平日背一个药箱穿梭于村子

里， 白天和晚上， 只要有人来喊， 他

不会拒绝， 背起药箱就走。 他是我至

今见过最热心最贫困又简单的医生 ，
也是真正符合传统意义上悬壶二字的

人 。 夏 枯 草 似 乎 正 如 同 他 寡 淡 的 一

生， 在解除病人的痛楚中慢慢融化了

自己。
有一回， 我和父亲在他的小诊所

卖夏枯草， 碰巧来了个病人， 她流着

冷泪， 又怕见到日光。 可是这阿婆手

头没有钱， 赤脚医生告诉她： “回去

多吃夏枯草啊 。” 便写了二味药 ， 一

味 是 夏 枯 草 半 两 ， 一 味 是 香 附 子 一

两。 然后抽开药柜捡了药， 在药碾子

里 呯 呯 地 研 成 末 ， 嘱 咐 她 一 次 服 一

钱， 米醋送下。
后来， 他碰到了一个血崩不止的

妇人， 别人用了多种止血药无效。 妇

人来求诊时面如窗纸， 白得不透一丝

血色。 他本想推辞， 但见她的丈夫无

助地哀求， 儿女真诚的诉说 、 流泪 ，
心一慈就收治了。 他仔细检查了她一

遍后， 以夏枯草炒炭研末， 每次服一

两， 米汤送下而痊。
这种大病用小方来治的胆魄非赤

脚医生一个人的能力， 亘古以来， 有

许多的医生如此处方。 有时候， 尤其

在我卖夏枯草给他的时候， 我就缠他

讲治病的故事或经历。 这时， 他指着

夏枯草说： “治急性扁桃体炎， 可用

鲜夏枯草二至三两， 水煎服。 治扑伤

金疮， 可用夏枯草捣烂， 罯上。 治汗

斑白点， 可用夏枯草煎成浓汁， 每天

洗患处。”
赤脚医生用夏枯草治病的过程和

经验， 慢慢在村里口口相传。 有些我

看到了， 有些我没有看到。 如果没有

一个个医生对夏枯草的使用， 我们就

不会对夏枯草另眼相看， 从内心感恩

这种治病的草。
有一年， 我一个朋友突然口眼歪

斜， 按西医讲是面神经瘫痪。 他在医

院 里 住 了 一 个 院 ， 打 了 一 个 月 的 点

滴， 最后发出绝望的长嘶： “我真的

治不好了！” 我听了 ， 找到村里的赤

脚医生， 他工工整整地写下四味药 ：
“夏枯草一钱 ， 胆南星五分 ， 防风一

钱， 钩藤一钱 ， 水煎 。” 然后像很多

名医一样挺了挺胸膛， 说: “以适当的

米水酒伴之， 临卧时服 。” 接着叹了

口气道: “鳝鱼血外涂患处。”
赤 脚 医 生 的 方 法 果 然 朴 素 、 简

约， 连我都觉得太原始太古老。 只是

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 我为朋友天

天寻找夏枯草， 脚都跑长了， 从屋前

跑到屋后， 从村里跑到村外， 从夏天

跑到秋天……
夏枯草是一种夏天的草， 在它的

骨子里有一种夏天的火热和绚烂。


